
海峡两岸高分子交流的先驱 – 缅怀张丰治先生 

                       复旦大学    江 明 

今年 3月 24日，我们得到张丰治老师遽然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惊！因为仅

在 10天以前，即 3月 14号，张先生和他的优秀学生郑智嘉一起访问了复旦。那

天郑智嘉给大家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前，我和张先生面对高分子系的同事

和研究生们，回顾了我们共同见证了的两岸高分子同事间交往的历程。欢声笑语

弥漫在我们高分子系报告厅里。那天的访问时间不长，但没有客套，没有浮华，

就是老朋友之间的倾心交流。而且在这之前的 3个月，也就是去年 12月底，我

到高雄参加太平洋高分子大会。期间我与中年同事何军坡教授及青年同事陈国颂

副教授一起，可说是学术三代人的一个组合，专程去探望了张先生，在中山大学

他那眺望大海的办公室里促膝谈心。那时他大病刚过，虽说显得清瘦，但他见到

我们，特别开心。那一天他还豪情满怀地憧憬在中山大学的事业，我们当然也祝

愿他保重身体，成就更大的事业。所以说，在张先生去世前的这几个月里，我们

有相当频繁的接触。当他突然去世的噩耗传来，我们都觉得特别难于接受。 

我和张先生的交往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是最早从台湾来到大陆参与高

分子交流的科学家。我在与他相见之前，就听说了他的一项义举。他来到大陆，

见到当时研究生待遇实在太低，很是不安，于是他用自己的积蓄在几个大学为研

究生发放奖学金。此等义举，对富商名流，已属不易，对作为海峡对岸的一位大

学教授来说，真是太难得了！听说此事，我对尚未谋面的张先生内心已充满敬意。

第一次有深入的接触的机会是在 1995年，张先生在台湾举办了国际华人的

polymer blends（台湾叫聚掺，大陆叫共混物）的会议，他邀请了我们前一辈的

科学家黄葆同、冯之骝、徐僖先生，也邀请了我们中年一代的曾汉民、漆宗能和

我等一起来到新竹参加这个会议。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宝岛，可以说是大开了眼界。

这也是我第一次有了和台湾的高分子同行深入接触的机会，我十分珍惜，抓紧会

内会外时间，结识了许多台湾高分子界的同行。虽说两岸隔绝了几十年，初见难

免有点陌生，但开了几天会，大家就自然地融洽起来，我们发现我们的目标原来

如此一致，我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台湾同行的‘国语’，比我们的‘普通话’

都讲得好许多，更是意料之外。在台一周逗留，我感慨无限，我记得在会议行将

结束时我在讲台上说，我们这次到台湾来真的很不容易，整个申请过程历时好几



个月。一切审批完成后还一定要经过香港，在香港取得入台证，第二天才能从香

港到达台湾，其中的波折很多。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上海吃完早餐，乘飞

机下午到达台北开会就好了。如今这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也是我和张先生后来常

常津津乐道的好事。事实上，1995年的这个 polymer blends会议，我想应该是两

岸高分子接触的开端。第二年，陈寿安先生在新竹主持了两岸高分子的学术交流

会，这是两岸的学会共同主办的交流会，两年一次，一直持续到现在。从 1998

年开始，张先生更是邀请大陆高分子方面的青年代表人物组团到台湾访问，每两

年一次。至今已有 50余位青年学者访问过了。值得深思的是，组织这个活动时，

张先生既不是什么行政官员又不是高分子学会的领导，他出钱出力，热心倡导，

身体力行，完全是出自于对两岸高分子交流的热诚和对它持续发展的愿景。所以

说，在我的心目中，张先生就是两岸高分子交流的先驱者和实践家。两岸高分子

交流能有今天这样的深入和繁荣的局面，张先生功不可没！这是我特别怀念他和

感激他的原因。 

我和张丰治先生在学术上也有很多共同的兴趣。1995年，在 polymer blends

的会议上，我就“高分子之间氢键的相互作用导致增容和络合”做了学术报告，

这是上世纪 90 年代我研究的中心问题。张先生是从工业界走过来的，对高分子

共混物的应用和生产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他在 90 年代末期，也开

始“从大到小”地在实验室的规模下开展起探究高分子氢键增容的课题，他和郭

绍伟一起在这方面进行了多年研究，取得了系统的成果，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

他在这些论文中多次引用我们早期的工作。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虽然我早已不再

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了，他在公开的演讲中，在和我的私下交谈中，多次说到他当

年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是受到我们九十年代中期研究的启发的。实际上，张先生

后来多年的持续工作已把这方面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能够这么说，

我很感动，这正是表明张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具有学者的坦荡胸怀。 

记得 2001 年我访问新竹交大时正逢毕业季，张先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谢

师宴’，在一个摆下了大概 20多桌的宴会厅里，席无虚座。原来是张先生历年的

毕业学生都回来了，酒逢知己，热闹非凡。我作为嘉宾坐在张先生旁边，他招呼

众多青年才俊过来，向我一一介绍，原来他们或为学界精英，或为业界大佬，令

人目不暇接。此时此景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这热闹景象，给今日张先生的遽然



西去引发的两岸同仁和学界的震悼和缅怀做了很好的脚注 – 先生一生呕心沥

血，科研育人，为人师表，如今早已是芳草满园。先生的贡献和精神将长存于世，

流芳学坛！                         

2014年 7月 16日记于复旦纳雅斋 


